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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从新泰市龙廷镇出发，一路向北，十来
分钟就能到达九顶凤凰山脚下的美丽乡村掌平
洼。“明洪武年间建村，因四面环山，中间洼地
形似手掌而得名。”村口屹立的石碑交代了村庄
名称的由来，但还不能完全满足来访者的好奇
心，比如掌平洼先民当初为何选择在此繁衍生
息，就令人困惑不已。

水是生命之源，逐水而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基本规律，而掌平洼村的选址似乎违背了这一
规律——— 地下是重重叠叠的坚硬岩石，难以涵养
水源，在大多数时间里，缺水如一道锁链，锁住
了村庄的发展。

是屈从命运的安排还是扼住命运的咽喉，掌
平洼人没有纠结。1966年，大队抽调30多名青壮
劳力组成打井队，镢刨锨挖、手抬肩扛，一寸一
寸向石山开凿，历经10年光阴，硬是从石窝里开
掘出一口26米深的大井，让干渴的村庄吃上了甘
甜的井水，被村民称为“幸福井”。

吃水不忘挖井人。2020年的第一周，记者来
到掌平洼村，寻访当年的挖井人，重温那段艰苦
卓绝的奋斗故事。

“缺水，石头多，光棍多”，

“父老乡亲太需要这口井了”

按照村口路牌指示的方向，记者很快在村南
找到了这口老井。山里的冬天格外寒冷，老井周
围一片静谧。从井口俯瞰，井壁由石头砌成筒
状，一级级台阶沿着井壁盘旋而下，像一个巨大
的漩涡。拾级而下，台阶上残雪未消，穿过石头
垒成的洞口，一汪清澈的井水浮现在眼前。从井
底仰望，又是另外一番壮观的景象。

台阶盘旋而下的设计巧妙，既方便村民取
水，又给人以美的感受，老井因此得名螺旋井。
“江北最大螺旋井”的名声不胫而走，慕名而来
者络绎不绝，螺旋井成了“网红井”。“过去龙
廷年轻人结婚拍照都上新泰青云湖，现在都到老
井这儿来，这里成了年轻人打卡地，村民迎亲送
客的‘会客厅’。”掌平洼村村委主任杨西明自
豪地说。

抚今追昔，杨西明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当
年打井初衷可不是为了当网红，而是要让乡亲能
有水吃。掌平洼大队都是山岭薄地，因为没水，
只能靠天吃饭，“十年九旱”“水贵如油”……
这些词汇成了掌平洼老老少少的“口头禅”。缺
水不仅影响生产，还改变了社员的生活方式：挑
水成为优先一切的“头等大事”，社员每天起床
先要翻山越岭去挑水，然后再下地干活；孩子们
不洗澡，洗脸洗手的次数也少，一个个看着黑不
溜秋。水甚至影响了掌平洼人的终身大事，“缺
水，石头多，光棍多”，掌平洼这“一缺两多”
在龙廷远近闻名。谈起过去缺水的日子，老杨忍
不住摇头叹息。

没水的日子太苦了，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韩
慎元挑头，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商量一起打井。
“没有一个人反对，大伙儿都想打一口好井，一
个吃水一个灌溉。”韩慎元的儿子韩尚明回忆说。

韩慎元从县水利局请来专家帮忙寻找水源。
跑遍了大队的每个角落，专家最后选定了打井的
位置，同时也将打井的困难对社员和盘托出，“地

下肯定有水，但要打口井太难了！”
“父老乡亲太需要这口井了，再困难也要

打。”韩慎元下定了决心，可谁来承担打井的
任务呢？思考一番后，韩慎元点了29岁党支部
副书记刘兆友的将。

在杨西明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刘兆友
家，当年意气风发的打井队长已是年过八旬的
老人。岁月沧桑，改变了老人的容颜，却未能
磨灭他内心的激情。谈起打井的那段岁月，刘
兆友仍然热血澎湃。

刘兆友记得，当年韩慎元找到他时，他刚从
外地修水库回来，“韩书记对我说，你年轻，又有
修水库的经验，打井的任务你来承担。”

刘兆友有些犹豫，不是因为畏惧困难，而是
担心风险，“打井和挖窑一样，风险忒大了，越挖
越深，一旦发生塌方，责任承担不起。”

见刘兆友不说话，韩慎元加重了语气，
“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不管打几年，你得
把这个任务完成。”听到书记这么说，再想想
大队里一双双盼水的眼神，刘兆友咬了咬牙，
“行，这个任务我担！”

他拉起了一支30多人的打井队。但打井工
具成了最大难题，刘兆友陷入一筹莫展之中。

一次外出参观让事情峰回路转。“公社组
织一个参观团，俺大队选了韩书记和我，我们
坐着部队的车到胶东走了一圈。”刘兆友回忆
说，他们赶到蓬莱聂家大队时，当地正在打
井，“一个大口井，一圈圈螺旋，人上来下

去。”刘兆友下到井底，帮忙放了一会儿炮
钎，他一边干活一边仔细观察，“井怎么打法
就装进了脑子里”。

“一块石头递到井底，

30多个人都得摸一摸”

胶东之行收获颇丰，韩慎元和刘兆友回到
大队后立即着手准备。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打井准备谈何容易，上山割来荆条编成
筐、自己缝制护肩……不能自己做的钢钎和炸
药，大队请公社出面到各处协调。同时，建章
立制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几点上工，几点放
工，中午几点回家吃饭，有事不请假绝对不
行。”韩尚明介绍说，打井的制度规定得很
严。

1966年大年初一，一声嘹亮的号声打破了
掌平洼的宁静，打井工程正式动工。一直住在
老井旁的郑成军当年6岁，对打井的场面记忆犹
新，“当时我家没有院墙，井口很大，一直开
到我家院子里，旁边支着烧得通红的铁匠
炉。”

打井一开始进展顺利，但很快就遇上了难
题。“打井的位置在两座山中间，全是岩石，
打一两米深，问题不大，越往底下越费劲。”
刘兆友回忆说。

最精壮的几个青年挥舞铁锤敲打钢钎，在
岩石上开凿炮眼，剩下的或镢刨锨挖，或手抬

肩扛。血流破土，汗滴裂石，掌平洼人用铮铮
铁骨向石山宣战。

以血肉之躯裂石开山，进度异常缓慢，天
气还不时“捣乱”。“下大雨的时候，井里灌
满了水，得等水位降下去了才能接着干。”雨
天也是刘兆友最紧张的时候，“一个是怕井出
现什么问题，再一个是盼着水位早点下去好赶
紧复工。”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打井队一寸一寸往
下打，不知道打了多少天，井底开始湿润，继
而涌出涓涓细流。“有水啦！有水啦！”这一
声喊，整个山庄沸腾起来。

水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打井队增加了一
个难题，“井水很凉，站在水里干活受不
了。”没有防水御寒的工具，打井队买来白酒
暖身。刘兆友说：“那时候大队里穷，白酒2毛
7分钱一斤，一天只能买一瓶，在井底干活的五
六个青壮劳力，你递给我我递给你，一小口一
小口地喝，别的人捞不着。”

井越打越深，从井里运出的碎石渣越积越
多，堆成了一座小山。“碎石渣子比房子还
高。”郑成军指着自家的屋顶说。相应的，物
料消耗与日俱增，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打井
一度到了停工的边缘。怎么办？开弓没有回头
箭，不打出水绝不停工，掌平洼人勒紧裤腰
带，想尽一切办法咬牙坚持。“炸药用完了，
买不起新的，就买来硝酸铵，掺上花生皮，自
己制炸药。”韩尚明回忆道。

好不容易把井打到了底，水量却不大，打
井队有些失望。是就此停工还是作最后一搏，
一道选择题摆在了队长刘兆友面前。

“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
尤为弃井也。”刘兆友没听过孟子的这句话，但
他明白这个理儿，对于劝说停工的声音，他不理
不睬。刘兆友在井里仔细观察，发现一道水流
从西侧而来，他决定顺着水流向西开凿。当开
凿到6米左右的时候，清洌的井水喷涌而出。

刚刚打好的井，井水混杂着泥沙，还不能
饮用，工程进入到最后的砌井阶段。买不起水
泥，打井队就地取材，用掌平洼漫山遍野的石
头。打井队在井壁上开窝，队员站在窝里，从
井口排到井底，向下递石头，“一块石头递到
井底，30多个人都得摸一摸。”

后来，共青团组织学生来帮忙，杨西明参
加了活动，“晚上八点多钟，从夜校里拿来一
盏汽灯照明，大家沿着台阶站好，挨个向下传石
头。”当时，掌平洼大队还没有通电，汽灯将井内
照得亮如白昼，给杨西明留下了深刻印象。

历经10个寒暑，打井队硬是从山地里开掘
出一口直径18米、深26米的大井。据不完全统
计，挖井累计用工7万余个，掘土上千方，砌
石过万块，用掉近4吨钢钎，损坏的镢锨锤镐
不计其数。

“没有人员伤亡，

多亏了这把铜号”

老井打了10年，刘兆友吹号吹了10年。

从层层包裹的塑料袋里，刘兆友小心翼翼
拿出一把黄色的铜号。时光的侵蚀在铜号上留
下了斑驳的印迹，上面绑的红绸还鲜艳如新。
铜号是打井的见证，刘兆友小心保存，“这口
井打了10年，没有人员伤亡，多亏了这把铜
号。”

接过打井任务后，刘兆友最担心的不是困
难而是事故，他就曾经有一次惊险的经历。打
螺旋井之前，掌平洼曾在大队另一个地方打过
一口井，眼看就要见水，井突然塌方，刘兆友
差点被埋在井里，“我差点被砸里边，可没人
问我要不要紧，都问井里的筲要不要紧，那时
候东西比人贵重。”说到这里，刘兆友哈哈一
笑，可旁人听了却感到心酸。

经历了生死一线，刘兆友格外重视打井的
安全，每天上工前都要拿出半个小时讲课，
“我上去讲，一个是讲愚公移山，解决人的思
想问题，再一个就是讲安全事项。”进度慢一
点不要紧，安全弦一刻都不能放松，刘兆友说
磨刀不误砍柴工，自有他的道理。

打井的过程中，放炮是最危险工作之一，
这时候刘兆友的铜号就派上了用场。放炮前，
刘兆友吹号警戒，他用尽力气，吹出来的曲调
紧张急促，“提醒大伙作好准备，找个安全的
地方躲起来。”放完炮，刘兆友缓缓吹号，曲
调缓慢悠长，“听到这个调子，村里男男女女
就都出来了。”

社员们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可刘兆友的
工作并没有结束，他腰里系上一根粗绳，让几
个人在井口拉着，坠到井中，用钢钎敲掉井壁
上松动的石头，“人挂在井壁上，看着像个猴
子。”

尽管如此小心翼翼，意外还是不期而至。
有一次，刘兆友刚从井底上来，井的东面就塌
了方，当时有7个人正在井底施工，刘兆友心里
咯噔一下，大喊：“坏了！”

让刘兆友没想到的是，不大一会工夫，那7
个人一个接一个爬上了井口。原来，塌方发生
时，他们正在井壁西侧开凿的洞内休息，躲过
了一劫，刘兆友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螺旋井顺利完工，村
民逢人便夸：“俺这口井打了这么多年，没出
一点事儿，真是口‘福井’啊！”

“老井精神”流淌进

掌平洼人的血脉

螺旋井的确是一口“福井”，打井成功
后，掌平洼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因为没有举办任何庆祝仪式，刘兆友在脑
海中搜索了很多遍也没有想起究竟是1976年5月
的哪一天打井成功，但他记得那一天的热闹景
象，“男女老少高兴得不得了，挑水的人沿着
台阶排成长龙。”因为打井有功，刘兆友最先
挑了一担水。

有了这口井，掌平洼人告别了吃水难，打
水的社员往来不断，井边成了最热闹繁华的所
在，承载了很多人的美好童年回忆。

掌平洼村党支部书记刘方军回忆说，他小
时候最爱到井边看抽水浇地，“两台柴油机，
井底一台，井口一台，先要从井里挑水，给机
器灌引水。”抽出来的井水顺着渠道奔腾向
前，滋润着形似手掌的洼地上的麦苗。“就连
修柴油机也看得津津有味。”刘方军感慨地
说。

喝着井水长大，刘方军开始帮着家里承担
生活的重担，其中就包括到井里挑水。刘方军
记忆最深的是冬天挑水，“肩上挑着挑子，手
里提着装着炉灰的筐，一边下台阶一边撒炉灰
防滑。”刘方军说，那时候天气很冷，炉灰很
快冻在台阶上，变得越来越厚。最让人头疼的
事是筲落了钩，“有时候钩一晌午也钩不上
来。”

1983年，掌平洼人用上了电，山村的夜晚
告别了黑暗。有了电，打井变得越来越容易。
1986年，掌平洼人打了第二口深井，后来又陆
陆续续打了十几口井。记者采访时，村里一户
人家正在打井，短短两小时，一口几十米的深
井就大功告成。

村里的水源越来越多，曾经让掌平洼人狂
喜的螺旋井不再不可替代，从上世纪80年代末
开始渐渐闲置。后来，井边的很多人家搬走，
房屋倒塌，老井更加破败。“一下雨，外面的
脏水都流到井里，看着非常荒凉。”刘方军回
忆说。

2014年9月，刘方军到天津毛家峪村参观，
看到毛家峪通过乡村旅游走上致富路后深受启
发，回来后立即将掌平洼村的乡村旅游发展提
上日程。发展乡村旅游从哪入手？刘方军看中
了螺旋井，“先清了淤，清洗了台阶，又在井
口垒上了石墙。”

“发展乡村旅游，老井重新焕发光彩。”
刘方军告诉记者，焕然一新的老井很快走红，
成了掌平洼乡村旅游必看的景点，高峰时期，
每天来老井参观的游客达上万人。

从供全村人吃水到网红景点，老井完成了
华丽的转身。除此之外，在掌平洼人看来，老
井还象征着一种精神，虽然他们已不再吃井里
的水，但“战天斗地、勠力同心、百折不挠、
久久为功”的“老井精神”早已随着甘甜的井
水流淌进掌平洼人的血脉，激励着他们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幸福井”倒影：刘兆友们裂石开山十载

1966年，掌平洼30多名青壮劳力拧成一股绳，镢刨锨挖、手抬肩扛，以血肉之躯一寸一寸开凿山石，历经10年
光阴，硬是从石窝里开掘出一口26米深的大井，乡亲吃上了甘甜的井水。如今，“幸福井”成了“网红井”。

被誉为“江北最大螺旋井”的掌平洼老井。□ 本报记者 王建 本报通讯员 肖根法 曲彤

□记者 王建 报道

刘兆友记得，当年韩
慎元找到他时，他刚从外
地修水库回来，“韩书记对
我说，你年轻，又有修水库
的经验，打井的任务你来
承担。”

想想大队里一双双盼
水的眼神，刘兆友咬了咬
牙，“行，这个任务我
担！”他拉起了一支30多
人的打井队 ,开始了艰苦
的10年打井。

从1939年成立党支部，掌平洼在81年里有五任党支部书记。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一茬接着一茬

干、一棒接着一棒跑，生动的实践证明———

2020年的第一周，记者来到掌平洼村，
寻访当年的挖井人，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奋
斗故事。刘兆友向记者讲述打井的故事。

要幸福就要奋斗

□本报记者 王建

这次到掌平洼采访是记者第二次造访这个
小山村。2012年10月，山东省青年编辑记者革

命老区行活动走进新泰，记者有幸和来自全省
各地的40多名年轻编辑记者来到掌平洼，一起
感受雄伟的老井带来的震撼，接受“老井精
神”的洗礼。

7年多时间过去，再次来到掌平洼，惊讶
之情不亚于当年初见老井——— 村里道路平坦，
环境美丽整洁，乡村旅游红红火火，老百姓生
活越来越好，变化真可谓翻天覆地。

从干旱缺水的贫困村到村美民富的美丽乡
村，掌平洼用生动的实践证明要幸福就要奋斗。

自1939年成立党支部后，掌平洼在81年时
间里有五任党支部书记，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他们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
跑。

老书记韩慎元拍板下定打井决心，和副书
记刘兆友带领大伙儿苦干10年，老百姓不用再
为吃水发愁，手掌形洼地上的麦子浇上了水。

第四任村党支部书记刘少增重新分了地，
推广种植独有的水果品种杏梅，带领村民发展
起了林果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2007年10月，接
力棒传到了32岁的刘方军手中。

刘方军上任的时候，掌平洼十几年前栽下
的杏梅树到了盛果期，产量大但销路不畅，一
斤几毛钱，价格低还卖不出去。

必须得把杏梅卖出去，2008年4月，刘方
军和4个村干部带着一沓用红纸写成的广告，
挤进一辆QQ，一路向南，一直到了南京、上
海。每到一个地方，5个人就找批发市场分头
发广告。这一招还真管用，当年就从连云港来
了一个大客户。后来，掌平洼建起了杏梅网
站，把杏梅的情况放到了网上，吸引了东北的

客户，他们收购量大，价格还高，刘方军初战
告捷。

螺旋井打成后，解决了老百姓吃水和部分
灌溉用水，山岭上的果树仍随时面临干旱的威
胁，掌平洼的找水故事并没有结束。

在销售杏梅的过程中，刘方军发现，能浇
上水的可以卖到两块多一斤，浇不上水的只能
卖五六毛钱，林果产业要提质增收必须有水。

刘方军将镇里补贴和村里购买水泥免费提
供给村民，鼓励大伙修积雨窖。积雨窖储存的水
只够用一次，刘方军觉得还得要打井，一口口深
井陆续打成，掌平洼灌溉用水问题彻底解决。

有了水，刘方军又想修路。过去，掌平洼
的路坑坑洼洼，一到雨季就泥泞不堪，一年要
花一个半月垫路，花费高达3万多元。刘方军
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2010年，他东拼西借，
凑了90万元，修了村里的路。

无心插柳柳成荫。刘方军本来想修一条生
产路，没想到最后成了观光路，每年山上果树
开花的时候，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

林果产业走上正轨，刘方军正在思考如何
能让村民更富，生产路变成观光路让发展乡村
旅游的想法在他脑海里萌芽。经过外出考察学
习，刘方军更加认定了这条路。

说干就干，整治老井、修建停车场、盖食
堂、改住户……随着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来掌
平洼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旅游收入节节攀升。

干了这么多，刘方军却说掌平洼的乡村旅
游才刚刚拉开框架，“旺季一天7000多人，车
停得排出几里路去，基础设施还得增加。”

接力奋斗中的掌平洼未来会是什么样？令
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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